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



前  言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出生在商人聚居的莫斯

科河南区,从小熟悉商人社会的生活习俗;一八四三年从莫斯科

大学法律系肄业到法院充当文书后,又接触到不少财务债权诉

讼,对商贾贵族之间的巧取豪夺、尔虞我诈,更有了痛切的认识,

这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

名作,就是一部嘲讽商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喜剧《自家人好

算账》(1850)。

一八五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一次难得的伏尔加河

沿岸文学考察活动。伏尔加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光与黑暗的社

会生活的强烈反差,在剧作家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之

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伏尔加河的美丽与卡里诺夫城的丑陋,鲜

明对立地体现在《大雷雨》(1859)中,构成该剧的戏剧冲突的底

蕴,剧中尖锐对立的两个人物———卡捷琳娜和卡巴诺娃,则代表

着俄罗斯的光明与黑暗。

卡捷琳娜一出场,就把自己浸润着诗意的美丽性格表现了

出来。她在伏尔加河的水边向瓦尔瓦拉诉说了她那梦幻般的少

女生活。卡捷琳娜梦中见到的是和谐的童话世界,这个美丽世

界激发了她要到空中飞翔的愿望。最能代表她诗意性格的台词

就是那句“人为什么不会像鸟那样飞”的问话。但偏偏是这个幻

想着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卡捷琳娜,落到了由卡巴诺

娃主宰的“黑暗王国”里,悲剧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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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捷琳娜不肯屈服于卡巴诺娃的专制统治,她要奋起反抗。

她选择的反抗手段是用心去爱一个她真心爱的青年鲍里斯。这

就是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中所说的“在卡

捷琳娜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卡巴诺娃们的道德见解的反抗。”①

但当卡捷琳娜勇敢地去爱鲍里斯的时候,她无法使自己的

良心在丈夫季洪面前得到安宁。这样,卡捷琳娜就陷入了痛苦

的道德矛盾之中。“大雷雨”这一自然力的超自然意义的存在,

进一步激化了这个道德矛盾的尖锐性。

为什么卡捷琳娜害怕“大雷雨”? 因为在这个心地纯真的俄

罗斯妇女心中,“大雷雨”乃是来自上苍的道德警示。所以她对

瓦尔瓦拉说:“死,我倒不觉得可怕,可是我想,在这次谈话后,我

突然出现在上帝面前,就像这儿我跟你在一起这样,那才可怕

呢。”

在一本权威的俄语字典里,“恐惧”一词被解释为“道德责任

感的觉醒”。卡捷琳娜对于“大雷雨”的恐惧,也是发自她内心深

处的道德责任感的呼唤。因此,第四幕第六场卡捷琳娜在雷声

中的当众“忏悔”,与其说是对丈夫的“忏悔”,毋宁说是对上苍的

“忏悔”。她的“忏悔”,如同她的“爱情”一样,是她美丽性格的闪

现。她的投河自沉自然也是她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内在性格发展

的必然结果,是她的道德理想的最后一次闪光。在这个意义上,

杜勃罗留波夫把卡捷琳娜誉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并且

断言,“在《大雷雨》中甚至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

西……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正通过她(卡捷

琳娜)的毁灭而被揭示出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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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陪嫁的姑娘》(1879)与《大雷雨》相隔整整二十年。

《大雷雨》问世于废除农奴制的前夜,而《没有陪嫁的姑娘》的剧

中人物帕拉托夫已经可以很自信地说:“现在是资产阶级得势的

时代”(第四幕第七场)。如果说,在《大雷雨》中主宰社会环境的

是封建农奴制的传统势力,那么在《没有陪嫁的姑娘》中,则是金

钱在主宰着一切。

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把一切都看成货物与商品,而“什

么货物都有价格”,什么货物都该有归属。沃热瓦托夫在第一幕

第二场说“什么货物都有价格”这句台词的时候,心中想的是“没

有陪嫁的姑娘”拉里莎。他知道自己的财产比不过克努罗夫,所

以只好让克努罗夫准备“带这样的姑娘到巴黎去逛逛博览会”。

但一当更有经济实力的帕拉托夫出现,在他们眼里仅仅是“货

物”的拉里莎自然要归这位“船王”占有。而在帕拉托夫又一次

对拉里莎“始乱终弃”之后,克努罗夫与沃热瓦托夫竟以抓阄的

方式来解决处于绝境的拉里莎的“归属”。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

与厚颜无耻在这里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没有陪嫁的姑娘》是一部比《大雷雨》更具悲剧色彩的剧

作。

在《大雷雨》中毕竟还有“爱情”的亮光,在《没有陪嫁的姑

娘》中则全然没有爱情的存在。不仅在那三个散发着铜臭气的

商人与拉里莎之间没有“爱情”可言,就是那个已经是未婚夫的

小官吏卡兰德舍夫也从未与拉里莎有过心与心的感应。拉里莎

想寻找爱情,但没有找到,她绝望地意识到“世界上没有爱情”,

所以她说“我找不到爱情,我就找黄金”———我们从这绝望的呼

喊中想象到拉里莎的心正流着血。

在《大雷雨》中毕竟还有“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在《没有

陪嫁的姑娘》中有的只是美被徒然地毁灭和蹂躏。拉里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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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捷琳娜那种勇敢赴死的不妥协精神,走投无路的她在伏尔加

河的悬崖旁怯步了:“我怎么就是下不了决心? 有什么东西在这

个深渊的边缘上把我拖住了呢?”———拉里莎自己也弄不清楚自

己为什么这样软弱。

但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忍看到拉里莎因苟且偷生而蒙受新的

不幸与屈辱。卡兰德舍夫的枪击结束了拉里莎的不幸生命,同

时也结束了拉里莎的新的道德危机。但无论是拉里莎临死前的

“飞吻”,还是后台传来的茨冈人的“合唱”,都无法给这个戏的阴

冷的结局染上些许亮色。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别重

要的人物。他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他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高产的

一位大剧作家(他一生写了四十七个剧本),他的剧作涵盖了完

整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而且还因为他在戏剧史上是

个承前启后的中枢人物。这就如著名的俄国戏剧史家拉克申院

士所指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从继承果戈理的戏剧流派开始,

到他创作的最后阶段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契诃夫的革新戏

剧的出现。”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病逝于一八八六年。一八八七年,契诃夫

(1860—1904)发表第一个独幕剧《天鹅之歌》,宣告一个新的俄

国大戏剧家的诞生。但契诃夫的第一部真正给戏剧艺术带来深

远影响的剧作,出现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之后十年的一八九

六年。这部剧作就是《海鸥》。

在《海鸥》里的四个主要人物中,两个是作家(特列普列夫和

特里戈林),两个是演员(尼娜·扎列奇娜娅和伊琳娜·阿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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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娜)。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分别化解在这两位作家的创

作冲动中,也让他们分享着剧作者本人的同情;契诃夫更是怀着

满腔热忱,赞美了那位为了艺术而甘愿肩负沉重的生活十字架

的尼娜。在我们的眼里,尼娜最终像一只海鸥高高地飞翔了起

来。

与“海鸥”这个象征性形象紧密联系着的还有那片湖水。

《海鸥》里的“湖上景色”不是一般戏剧作品中的物质环境,而是

一个与海鸥融为一体的诗意象征。尼娜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与

特列普列夫相会、登台演戏,是因为她“被这片湖水牢牢地吸引

着,像一只海鸥”。

契诃夫是位艺术综合大师。他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

性都编织进戏剧的机体里。他也把十九世纪末露头的自然主义

与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嫁接。也就是说,契诃夫把那个时代的

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内,从

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正由于契诃夫实现了这一大跨

度的超越,现在欧洲的戏剧家们乐于把契诃夫戏剧视为二十世

纪现代戏剧的开端。

契诃夫不仅对艺术的认识具有现代精神,他对生活的认识

同样具有现代精神。他不愿意用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人与事,他

扬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因此,他的戏剧人物也

是很难用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尺度来绝然分割

的,就像他自己声明的那样,在他的剧本里“既没有一个天使也

没有一个魔鬼”。

由此,导引出契诃夫戏剧的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创新———

在戏剧冲突的构建上,以“人与环境的冲突”取代“人与人的冲

突”。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不是这个剧中人物和那个剧中人物势

不两立,而是所有这一群剧中人物都被环境和生活所压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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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有的这一群受契诃夫同情的剧中人物都不同程度地痛

苦着。  
痛苦的根源在哪? 主要是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事实上的不可

和谐。于是我们就能知道《海鸥》第一幕戏中戏里尼娜如下独白

的意义:“……我只知道要和一切物质之父的魔鬼进行一场顽强

的殊死搏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

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

但契诃夫戏剧的迷人之处还在于,痛苦不能压倒契诃夫的

戏剧人物。他们知道人类在前进,他们等待着美好的明天,即使

自己等待不到,那么也深信他们的子孙后代会生活得比他们更

好。这个乐观主义的潜流,在《万尼亚舅舅》与《三姐妹》中逐渐

地变得鲜明起来。

万尼亚舅舅“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浪费了”,当他意识

到自己的生活悲剧之后,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再生活在这个世

界。这时,也就是全剧的结尾之处,索尼娅劝慰他说:“我们要活

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就会看见那光明的、可爱的、美丽

的生活……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整个天空罩满

灿烂的光辉;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所有我们的苦难,全

都湮没在广大的慈爱里面……”

在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樱桃园》(1904)里,对于未来的

希望终于化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礼赞:

  阿尼娅 永别了,家! 永别了,旧生活!

特罗菲莫夫 新生活万岁!

在《樱桃园》里,就像在契诃夫的另外几部剧作中一样,对于

新生活的向往,构成了剧本的深蕴的诗意潜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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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樱桃园》的诗意潜流不是单色调的。契诃夫戏剧的最令

人怦然心动的妙处,是它能激发人们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怀。樱

桃园的易主与消失,无疑反映着《樱桃园》的题旨。人类在向前

进步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一些美丽的事物告别。建设一个新的

更美的“樱桃园”之前,要把旧的无疑也是美丽的“樱桃园”砍伐

掉。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天才地展示了这一永远具有时代精神

的人生困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樱桃园》现在成了世界

各国戏剧导演最喜欢导演的契诃夫戏剧。

童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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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①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耶维奇·季科伊———商人,本城显要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的侄子,受过相当教育的

  年轻人

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卡巴诺娃(卡巴尼哈)———某富

  商的寡妻

季洪·伊万内奇·卡巴诺夫———她的儿子

卡捷琳娜———他的妻子

瓦尔瓦拉———季洪的妹妹

库利金———小市民,自学成才的钟表匠,在探索永动机

瓦尼亚·库德里亚什———年轻人,季科伊的伙计

沙普金———小市民

费克卢莎———女香客

格拉莎———卡巴诺娃家的侍女

带着两个仆人的贵妇人———半疯癫的七十岁老妇

本城男女居民若干

  剧情发生在卡里诺夫城的伏尔加河畔,夏天。第三幕

与第四幕相隔十天。

3

① 剧中人,除鲍里斯外,都穿俄国服装。———作者注



第 一 幕

〔伏尔加河高岸上的一座公园;伏尔加河对岸是一片乡

村景色。舞台上有两把长椅和几丛花木。

第 一 场

  库利金坐在长椅上,眺望着对岸。库德里亚什和沙普

金在散步

库利金 (唱)“在平整的河谷,在平坦的高地……”①(停唱)怪

事,真该说是怪事! 库德里亚什! 我的老弟,你瞧,五十年

来,我天天都在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景色,但总是看不够。

库德里亚什 怎么啦?

库利金 风景如画! 太美啦! 真叫人心旷神怡。

库德里亚什 没什么!

库利金 真叫人赏心悦目! 你倒说“没什么”! 你们看惯了,要

不就是你们不懂大自然有多么美。

库德里亚什 得了,跟你真没法说话! 你是我们这儿的老古板,

一位能工巧匠。

库利金 机器匠,自学出来的机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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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德里亚什 反正一样。

    〔静场。

库利金 (指着一旁)你瞧,库德里亚什老弟,这是谁在那儿指手

画脚?

库德里亚什 这个吗? 这是季科伊在骂侄子。

库利金 他哪儿不能骂,偏偏找到这地方!

库德里亚什 他要骂人到处能骂。他还怕什么人吗! 鲍里斯·

格里戈里伊奇落到他手里当了牺牲品,他就骑在他头上作

威作福。

沙普金 可是,跟咱们这位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一样爱骂

人的人,还找不出第二个来! 他平白无故就训斥人。

库德里亚什 这家伙的嘴可损了。

沙普金 卡巴尼哈也不是好玩意儿。

库德里亚什 哼,那娘儿们起码还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慈大悲

的模样,可这家伙简直像条疯狗!

沙普金 没人治得了他,所以他见人就咬!

库德里亚什 可惜咱们这儿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太少了,不然的

话,我们就得教训教训他,不许他胡闹。

沙普金 你们想怎么治他?

库德里亚什 好好儿吓唬吓唬他。

沙普金 怎么吓唬?

库德里亚什 凑这么四五个人,随便找个小胡同,跟他面对面谈

谈,这样他就老实了。咱们教训过他,他还不敢吭声,只好

一步一回头,乖乖地滚蛋。

沙普金 怪不得他要送你去当兵哩。

库德里亚什 他想送,但是送不了,这就等于屁事没有。他不敢

送我去。他的鼻子灵着呢,他心里有数,我这颗脑袋是不肯

5



贱卖的。只有你们才见他害怕,我可懂得怎么治他。

沙普金 不见得吧!

库德里亚什 什么叫不见得! 我是一个出了名的亡命徒;他干

吗还用我呢? 可见,他需要我。因此我不怕他,而要让他怕

我。

沙普金 难道他就不骂你吗?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骂! 他不骂人就活不下去。可是我也饶不

了他:他骂一句,我还他十句;他只好啐口唾沫乖乖地滚蛋。

不,我才不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呢。

沙普金 难道你要学他的样子吗! 忍下这口气算啦。

库德里亚什 哼,就你聪明! 那你先去教会他懂礼貌,再来教训

我! 可惜他家的闺女都还是黄毛丫头,没有一个大姑娘。

沙普金 那又怎么样?

库德里亚什 那我就得敬他三分。我可是个追求大姑娘的好

手!

  〔季科伊和鲍里斯上。库利金脱帽。

沙普金 (对库德里亚什)咱们躲他远点儿:可别让他给缠上了。

  〔他们退场。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季科伊和鲍里斯

季科伊 你敢情又到这儿闲錿 了! 好吃懒做的家伙! 混帐!

鲍里斯 大过节的,待在家里干什么!

季科伊 想找活干还能找不着? 我再三跟你说:“可别让我碰到

你”;你就是不听! 你待的地方还嫌少吗? 不管上哪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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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碰到你! 呸,你这该死的东西! 你干吗像电线杆子似的

站着! 我跟你说话,你倒是听见了没有?

鲍里斯 我不是听着吗,你还要我怎么样!

季科伊 (望了一眼鲍里斯)你给我滚! 我不愿意跟你这个两面

三刀的人说话。(走开)死皮赖脸地跟着! (啐了口唾沫,

下)

第 三 场

  库利金、鲍里斯、库德里亚什和沙普金

库利金 先生,您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

您居然心甘情愿地住在他家,挨骂受气。

鲍里斯 哪里是心甘情愿呀,库利金! 没法子。

库利金 请问,怎么会没法子呢,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

们讲讲吧。

鲍里斯 怎么不可以? 你们知道我的祖母安菲萨·米哈伊洛夫

娜吗?

库利金 嗯,怎么不知道!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知道!

鲍里斯 因为家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她就不喜欢他。因此,家

父和家母只得住在莫斯科。家母常常说,她跟我们家的亲

戚在一起待不上三天,她觉得太野蛮了。

库利金 可不是野蛮! 还用说吗! 非得忍气吞声才行,先生。

鲍里斯 在莫斯科,家父和家母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我

们,他们不惜一切。他们把我送进商业学校,把妹妹送进贵

族女子中学,可是他们俩忽然得霍乱病死了;于是我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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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孤儿。后来我们听说,祖母也在这里去世了,并且留

下遗嘱,让叔叔等我们成年之后,把我们应得的一份遗产分

给我们,不过有一个条件。

库利金 什么条件呢,先生?

鲍里斯 如果我们对他孝顺的话。

库利金 这就是说,先生,你们永远见不到你们那份遗产了。

鲍里斯 不,还不仅如此,库利金! 他先是挖苦我们,变着法儿

骂我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结果是什么也不给,或者给

一星半点。还说什么这是他大发慈悲,本来连这一点也不

应当给。

库德里亚什 这是咱们这儿商人们的一贯作风。再说,就算您

孝顺他,难道谁能阻拦他说,您对他不孝顺吗?

鲍里斯 可不是嘛。就是眼下,有时候他还常说:“我有自己的

儿女,我干吗要把钱送给旁人? 这样,我岂不是委屈了自己

的孩子吗!”

库利金 这么说,先生,您的事情不妙啊。

鲍里斯 要是我一个人,还没什么! 我可以抛弃一切,一走了

之。可是我可怜我的妹妹。他本来一再写信让她来,可是

家母的亲戚不放,来信说她病了。她要是真的来了,她在这

儿要过什么日子啊,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库德里亚什 那还用说。他们难道懂得应该怎么待人吗?

库利金 您在他家到底怎么样? 先生,地位如何?

鲍里斯 毫无地位可言。他说:“你住在我家,叫你干什么你就

干什么,至于工钱嘛,给多少算多少。”这就是说,等一年过

去以后,随他高兴,随便给我结个账就完了。

库德里亚什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们这帮当伙计的谁也不敢

提工钱的事,不然的话,他非把你骂个狗血喷头不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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